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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滴答、滴答……时针渐渐指向早上8
点。

田新丙没有去看门上的大钟，他的目光久
久地凝望着苏丹。

还记得前晚，苏丹为他细细擦拭着身体，更
忘不了她在伦理委员会上的那句“因为我爱
他。”

下一刻，这个毅然决然为他复婚捐肝的女
人就要进入手术室了。活体供肝的风险摆在眼
前，他很紧张。“我跟医生说了，如果中途发生任
何风险，一定要先保住妻子。”

苏丹平躺在病床上，刚插入的胃管，让她无
法开口说话，也无法转头回应丈夫的目光。胃
管带来的恶心，让她感觉难受。

“苏丹，时间到了，要进手术室了。”护士走
进病房，打破了原有的宁静。

在家人的帮助下，苏丹挺着腰板爬了起来，
穿上鞋，向门外走去。苏丹起身后，走到田新丙
床前，与丈夫握手告别。田新丙的目光，一直追
随到病房大门口。

“几个小时后，就该我进去了，手术一定会
成功的。”将目光从门口移回，田新丙低着头，喃
喃自语。

在田新丙等待的 3个多小时里，苏丹经麻
醉已昏迷。她的一部分肝，在医生的手术刀下
被慢慢剥离。

上午 11 点半，田新丙被推入了 10 号手术
室。与妻子所在的9号手术室一墙之隔。医生
要为他先摘除坏肝，然后再将苏丹的肝移植入
他的体内。

“肝的质量很高。”晚上7点10分，主刀医生
取出了苏丹的590余克肝脏，经过修形后，放入
了小推车。苏丹的“小新肝”直接被送入了隔
壁。那里的田新丙，已经做好了接受新肝的准
备。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手术比预计的时间
要长。

门外10多个亲友一等就是10多个小时，每
一次大门打开，他们都会围住出来的医生：“状
况怎么样了？时间怎么这么长，还顺利吧？”

晚上 9点，苏丹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晚
上 11 点，田新丙的手术也已经顺利完成。

本版文图均据《新京报》

因为爱情因为爱情

记者：你们既然已经离婚，为什么还愿意
为他冒这个风险？

苏丹：婚姻不是一个形式，而在于内容，并
不是一个离婚证或结婚证能说清楚的。我们
有太多东西牵扯在一起，孩子、父母、家人、感
情、彼此的回忆。这已经成为一份亲情了，我
要不去做，心里会不踏实的。

记者：手术要摘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
害怕过吗？

苏丹：我们曾在别的医院看到一个实例，
一个大哥在术后发生感染去世了。这是我们
亲身经历的，他之前还在跟我们谈笑风生，经
过了一场手术，这么快就走了，内心还是有震
撼的。但我想要搏一搏，很期待这个手术让我
丈夫重生，把他的坏肝给扔掉。我给自己找了
一些内心的支持。我们要共同面对往下走，毕
竟是跟我朝夕相处10年的孩子他爸。

记者：你给自己找了什么样的内心支持？
苏丹：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不只是我给予他

鼓励，他也给予了我勇气。他确诊后只有最开
始几天会叹气，但很快又变回了正常的状态，看
电视还会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为
这样的人付出，会非常值得，像个爷们儿。

对话捐肝女主人公
我要不去做，心里会不踏实的

我们要共同面对往下走
毕竟是跟我朝夕相处10年的孩子他爸

“因为我爱他”
时间：2012年10月31日
地点：总参谋部总医院(解放军309医院)
事件：女子为救前夫复婚捐肝

解放军309医院，丈夫田新丙和妻子苏丹在病房走廊里聊天。

特写

苏丹起身后，走到田新丙床前，与丈夫
握手告别。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妻
子
苏
丹
在
接
受
手
术
。

心“肝”情愿心“肝”情愿


